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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出品《攀登者》，致敬中国英雄
向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礼，今在沪举办“冲顶·中国高度”首映礼，9月30日全面公映

■本报记者 施晨露

今晚，电影《攀登者》将在上海举
办“冲顶·中国高度”首映礼，除主演
吴京、张译、井柏然、王景春、何琳、陈
龙等，当年的攀登英雄桑珠、夏伯渝
也将来到现场。明天，影片开启超前
点映，9月 30日全面公映。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也是
上影厂成立 70周年。 塑造攀登者形
象，无疑具有时代象征意义。上海电影
在创作上始终有一个传统， 每当在重
大的历史关头，总会有重要作品诞生。

“中国电影需要、也应当有一部
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之作，一
部有担当、能够展现和激发爱国情怀
的重点影片。我们想请上影做这样一
部电影， 你们能接下这一重要任务
吗？”这个来自国家电影局的电话，是
关于《攀登者》最早的意向征询———

1960年中国登山队从北坡首登珠峰，

当年的壮举完全可以拍成大片。

虽然国际上有多部登山题材作
品，但此前中国没有同类题材电影问
世，无论是拍摄技术，还是主创团队
经验，几乎都是一张白纸。正应了《攀
登者》的名字，整部影片从无到有的
过程，恰似攀登一座高峰。

国外登山题材影片，往往表现登
山者之间的生死情谊，将人跟自然的
冲突、 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放大到极
致。题材的规定性、场景的规定性、演
员活动空间的规定性，会给影片带来
极大限制。实景中，高山白雪皑皑，穿
着登山服、戴着防雪盲墨镜的登山队
员上到一定高度时早已遭遇体能极
限，移动、说话都很困难，毋庸提“表
演”二字，更不要说电影必需的观赏
性和戏剧性。

《攀登者》是一部要表达中国英
雄的电影。出品人任仲伦定了八个字
“相向而行，画龙点睛”，用写意的东

方叙事手法来讲述整个故事。剧本是
电影拍摄的基础和核心。谁来编剧？

2014年，曾表示一辈子不碰电影
的作家阿来破例接受上影邀约， 任电
影《西藏天空》编剧。查找资料时，上影
团队偶然发现，阿来曾做过 1960年中
国登山队的攀登资料采集工作。2014

年，他还曾采访当时健在的三位 1960

年登珠峰的队员，并与 1975年中国第
一位登顶的女性登山家潘多有过一次
长谈。那次谈话不久，潘多就离世了。

种种条件凑在一起———“天降阿来！”

很快，阿来提供了万字提纲，将主
要人物和故事情节走向梳理出来。与
此同时，上影陆续与多位导演接触。好
几位导演问：“什么时候进入筹备期？”

上影给出的回答是，“我告诉你上映的
档期。”摆在《攀登者》面前的是今年 9

月 30日必须上映的“底线”。

这条“底线”，吓退了不少导演。

与上影合作过《锦衣卫》等三部影片
的导演李仁港进入视线。李仁港是出
了名的不超时、不超支导演，一旦答
应，必定能在时限内完成。美术造型
出身的李仁港拥有大量动作片的执
导经验。 加上徐克应邀担任影片监
制，影片编导团队组建完毕。

紧接着集结完毕的，是近十年甚
至近二十年来中国影业最强大的演技
派阵容：吴京、章子怡、张译、井柏然、

胡歌、王景春、何琳、陈龙、刘小锋、曲
尼次仁、拉旺罗布、多布杰领衔主演，

成龙友情出演。 第十七届华表奖庆功
宴上，刚获最佳男主角的吴京接到《攀
登者》登山队长一角的邀约。吴京有些
顾虑：“我是武行出身， 与实力派演员
能搭得好戏吗？”他甚至提出，能不能
让当时剧本中队长与章子怡的“夫妻”

关系变为“前妻”，“让子怡和张译去演
感情戏吧！”最终，吴京贡献了连章子
怡都夸赞的“文戏”表演。

今年 1月 5日，《攀登者》 开机。

李仁港在天津郊区找到一处矿区作
为实拍地点———裸露在外的山石冬
天被冰雪覆盖， 经过塑形和改造，相
当接近珠峰山脉的造型。由于是在平
原地区拍摄， 不会碰到高反等障碍。

但拍摄条件依然艰苦， 电影拍摄期
间，室外温度接近-10?。

1 月中旬，许多人从微博上看到
吴京去岗什卡雪峰尝试高海拔登
山。 这是吴京为尽快适应角色做的
前期准备———他请了职业登山家作
指导，除了学习专业登山技巧，也让
自己投身于真实的雪域高原， 获取
一手经验。1月底， 新任中国电影家
协会主席陈道明的第一次官方活动，

是来到《攀登者》片场探班。在片场站
了一个小时，演员的敬业精神令他赞
叹：“这是真诚的表演，处处都有充满
力量的细节！”

在一场展现在珠峰 “第二台阶”

的陡坡处、三位登山队员搭人梯上坡
的戏里，搭人梯需要踩着其他队员的
肩膀向上爬，带着钢铁冰爪的鞋子没
法穿，只能脱了鞋赤脚向上爬。影片
中曲松林这一人物就是因此冻伤双
脚，导致截肢。温度接近-10℃的拍摄
现场，张译赤脚踩在雪地里，一双脚
冻得通红麻木，他坚持用实景和真实
的表现拍完全部镜头。

吴京不用替身，所有危险戏份都
亲自出演。他本来膝盖就有伤，在天
寒地冻的拍摄过程中， 伤情一度加
剧，几乎无法活动。一场方五洲和曲
松林相互吐露心声、澄清多年误会的
酒后戏，原本杯中是水，吴京特地提
出：换酒，要二锅头！在酒精催化下，

两人演得放松舒展， 情绪拿捏很精
准。这场戏拍到天亮，两人喝到天亮，

收工时已酩酊大醉。 对于这段戏，徐
克的评价是：讲究！“喝与不喝，眼神
终究不一样， 那种眼睛里充满血丝、

情绪急促爆发的状态，平时是演不出
来的，也没法用特技补足。”

“讲究”二字，不仅是《攀登者》的
演员们对于细节和演技的自我要求，

更是融入骨血的一种专业素养。

拍摄期间， 胡歌的妈妈去世了。

回家服丧后，胡歌很快赶回剧组继续
拍戏。那天，恰逢拍摄方五洲带着登
山队在海拔 7500米处大风口的重头
戏。那场戏，是导演对登山题材的突
破： 以动作片和武侠风为基础，12个
登山队员在狂风暴雪中捆绑在一架

梯子上艰难求生。 随着风力变化，绑
着 12个生命的梯子像惊涛骇浪中的
小船那样失控飘摇、旋转……

保密拍摄 3个月的《攀登者》，需
要一个能引起关注的关机仪式：去西
藏，去珠峰，做最高海拔的仪式！

吴京、张译一同进藏，张译之前
甚至没有上过高原， 年近 70岁的徐
克表示要一起去。1975年胜利登顶珠
峰的中国登山队队员桑珠也来到活
动现场，在登山博物馆为大家讲述中
国登山队勇攀珠峰的艰险过程与真
实历史。许多人潸然泪下。

关机仪式当天， 踩在海拔 5200

米的尖利碎石上， 徐克有些激动：

“1960年，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
登顶的壮举是由我们中国的攀登者
完成的。这里是我们的土地，既然是
我们的高山，我们的脚就要踏上去。”

今年 6月中国上海国际电影节，

《攀登者》 剧组集体亮相。 章子怡说：

“也许你一辈子没有爬到过珠峰山顶，

但你心中一定要有一座山； 这座山不
一定那么高， 但你永远会有一个奋斗
的目标。”任仲伦说，《攀登者》最大的
意义，是通过一部影片，将我们国家最
好的电影力量汇聚到一起。“若干年以
后我们的后人会怎么看我们？ 也许说
这是一群不要命的‘疯子’。也许说这
是一群付出巨大代价、无怨无悔的‘傻
子’。 但我们可以很从容地告诉他们，

我们就是共和国的一代人。”

致敬登山英雄，也是致敬新中国
不断前行的 70年，致敬各行各业的攀
登者。 并不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要去攀
登珠峰， 但人的一生， 总会有一个目
标，当我们把这个目标看作一座山，并
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时，每个人，都能攀
登到自己人生的最高点。 一个民族的
复兴、国家的强盛，需要所有人向着同
一目标努力攀登。

每个人，都是攀登者！

筹备荩荩荩

无论是拍摄技术，还是主
创团队经验， 几乎都是一张白
纸。 整部影片从无到有的过程，

恰似攀登一座高峰。

中国电影题材新的类型

拍摄荩荩荩

杯中原本是水，换成二锅
头真喝真演。喝与不喝眼神终究
不一样，那种情绪平时是演不出
来的，也没法用特技补足。

“讲究”到骨子里的剧组

关机荩荩荩

将我国最好的电影力量
汇聚到一起。 是致敬登山英雄，

也是致敬新中国不断前行的 70

年，致敬各行各业的攀登者。

一个海拔 5200米的仪式

攀登者精神
■ 刘海波

上海电影人献给新中国 70周年的电影 《攀登者》，

是一部气势恢宏、极富视觉冲击力的大片。在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物质匮乏时期，中国登山队员首次从北坡登顶
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壮举蕴含大量看点， 极寒气
候、缺氧环境、险峻的大山、陌生的征途、瞬息万变的极
端天气，构成主人公登顶的重重障碍，使影片在呈现人
与自然搏斗的视觉奇观之外拥有饱满的情节张力。

《攀登者》真正动人之处并非情节和画面，而是全片
洋溢的一种精神， 一种中华民族特有的攀登者精神。这
种精神贯穿全片，让我们走出影院仍激动不已。在笔者
眼里，这种攀登者精神有丰富的内涵。

所谓攀登者精神，首先是不畏艰险、排除万难、人定
胜天的大无畏精神。海拔八千多米的珠穆朗玛峰被称为
世界第三极，常年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登上它需要超强
的体力、耐力和高超的技巧，这是一座让人望而生畏的
神山。而从常年得不到日照的大山的阴面，也就是位于
我国境内的珠峰北坡登顶更是难上加难， 前无古人。

1960年， 在国家还处在三年自然灾害的艰苦条件下，中
国登山队员硬是以简陋的登山装备实现人类历史上首
次北坡登顶。此后，又在 1975年再次登顶，并完成首次
觇标测绘，测得珠峰高度为 8844.43米，这一高度后来为
世界采用。

攀登者精神还是一种坚持不懈、久久为功，不达目
的誓不罢休的顽强精神。事实上，中国两次登顶珠峰都
非一帆风顺。第一次登顶是在原定的中苏联合登山队突
然解散，中国人一缺经验、二缺装备的情况下完成的。不
幸的是由于这次登顶没有留下影像资料，国际上一直有
质疑声。影片中以方五洲为代表的中国登山人从未放弃
再次登顶的目标，始终默默训练、保持体力，终于在 15

年后，收到国家再次组建登山队的召唤，完成二次登顶
的夙愿。登山队员杨光在经历登顶失败并承受截肢之痛
后，几十年不放弃，终于在暮年完成全球第一例靠假肢
登顶的壮举。

攀登者精神还是一种甘为人梯、甘于奉献的自我牺
牲精神。片中，方五洲在第一次登顶时，为了协助队友征
服 8680米处的第二台阶———一处无法固定钢锥的 4米
高峭壁，一处让英国登山家无功而返的天然屏障，毅然
让队友踩着自己的肩膀上去，在极度缺氧的环境里冒着
生命危险搭起人梯；曲松林为了避免踩伤队友脱掉登山
靴，以至于冻伤脚趾留下残疾。曲松林虽然无法再次登
顶，但他承担起训练新一批队员的重任，甘为 1975年二
次登顶的人梯。中国人之所以历经几千年的苦难而愈挫
愈强，就是因为有这些甘为人梯、甘于牺牲奉献的民族
脊梁在。

攀登者精神还是一种团结一致、相互协作、共克难
关的集体主义精神。中国登山队在艰苦的岁月里能完成
北坡登顶的壮举，既有国家的重视和支持，挤出经费支
持购置必要的装备，支持训练，还有当地驻军和藏族同
胞在高寒地区修筑道路、保障后勤。具体到登山队，则离
不开气象、通讯、医疗、后勤各部门的协作和保障，离不
开现场的指挥。徐缨作为留苏回国的气象专家，就为登
山任务的指挥和实施提供了有效的气象资料和及时的
气象预警。作为非职业登山运动员，在高海拔地区工作，

他们面临的危险一点不比登山运动员差。

攀登者精神更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
神。1960年中国人攀登珠峰与今天登山运动爱好者们征
服天险不同，既有宣示主权的目的，也有为中国人争气
的目标，是一次为国登顶。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爱国主义
是引领攀登者们的最高精神。正是为了祖国利益，攀登
者们才不畏艰险、勇于攀登，才自我牺牲、甘于奉献，才
不计得失、团结协作，才坚持不懈、久久为功。

观众在电影《攀登者》中感受到的不是一种征服自
然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中华民族昂首世界之林的民族
自豪感，是一种生为中国人、深爱共和国的爱国情怀。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上海电影评
论学会副会长）

影评

“拍完这部戏，山会永远留在我心里”
李仁港（导演/编剧）

《攀登者》是中国第一部登山题
材电影。我们把中国人的动作设计概
念融于其中，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
一部中国文化的动作片，凝结了东方
特色和中国精神。

阿来（编剧）

登峰是用身体去感触自然界的
伟大， 感触自己人格与意志的升华。

我写《攀登者》就是写精神，写中国人
为什么一定要去攀登珠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登山，是中
国人自古以来首次用科学的方式对
待我们的山川河流。当时国家极其困
难， 攀登珠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它
同时也体现出国家意志。 人的意志、

国家意志让这种不可能变为可能，彰
显英雄主义精神。

吴京（饰方五洲）

方五洲在登山领域是一个做到
极致的人。 他有自己的登山感悟、理
念和情怀，参与 1960年、1975年两次
登山。他为什么要再次登山？他的感
情世界是表达的重点。

登山题材是中国电影一个新题
材， 只要是新的类型我都愿意尝试。

一个新类型的诞生，可以帮助更多中
国电影人开拓新领域，让中国市场多
一种类型片、多一条支线，让观众有
更多选择，去看更多样化的电影。

章子怡（饰徐缨）

徐缨是登山队气象专家，她的任
务是观测珠峰天气，帮助登山队找到
适合的登顶时机。她虽然不是登山队
员，但有登山队员的毅力。

我问过真正的登山队员，他们说
登山就像在你的身体里，是你的另一
个生命。人终归是要有梦想的，无论
这个梦想是战胜珠峰， 还是战胜自
己，无论它是何种形式，都是一种无
形的推动力，让你不断前行。

张译（饰曲松林）

曲松林是一个有性格的英雄。他
是 1960年中国第一次登珠峰的队员
之一，在登山过程中，因为受伤导致

脚趾被截。后来，他担任中国登山队
教练， 负责 1975年第二次登顶珠峰
工作。

影片中，1975年， 中国人终于再
度登顶成功， 曲松林心中有遗憾，更
有队友登顶后的振奋。当他站在山下
遥望山顶， 遥望着看不见的战友方
向，那一瞬间，一种集体的力量直击
心间。

井柏然（饰李国梁）

李国梁代表那个年代的年轻人。

在我心中， 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
感、不善言辞的英雄。这是我近些年
拍得最累的一部戏，虽然辛苦，但很
开心。 珠峰底下那场大风雪的戏，整
体视觉感十分震撼，是我之前完全没
有见过的。就像导演说的那样，只有
把自己逼到绝路，才能想出、拍出好
东西。

胡歌（饰杨光）

杨光这个角色用三个字概括就
是“很遗憾”，他没有成功登顶，中途
被迫下撤。但我依然为这个角色感到
骄傲。他在登山过程中把自己的睡袋
让给队友， 在极寒环境里过了一夜，

导致腿部完全冻伤，只能放弃登顶。

在 1960 年和 1975 年两次登山
过程中， 有很多舍己为人的动人故
事。在珠峰面前，没有个人只有集体，

能称之为英雄的一定是一个集体。拍
完这部戏，山会永远留在我心里。

（本报记者 施晨露 整理）

主创说


